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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望校园的秋，窗外的霜叶红了。
高大的树叶在挥霍它们的哀伤，这让我
想起了姥爷与他的“三分地”，和“三分
地前”的那棵树。我已经习惯了复制粘
贴、两点一线的生活，在这碌碌无为的
生活中差点将姥爷给予我的爱丢弃，前
几日才将它拾起。
记得以前，每当我放学回家，姥爷

姥姥总会在窗上探出脑袋，略带欣喜地
大声呼喊我的名字，这让本身羞愧的我
更加不好意思了。在一番大发雷霆后，
观望的方式变成了下去等候。
春天，我从外面回家时，发现姥爷

坐在楼道口的石头上，我见状赶忙把姥
爷拉起来问：“姥爷，你坐这儿干吗呀？
坐在石头上不怕冻坏屁股吗？”姥爷面
带笑意，缓缓站起，低语道：“这是我自
己搭的，坐着喝个茶挺好。”我转头一
看，是一个不知从哪捡来的石凳和一块
木板垫成的桌子。年幼的我竟真的信以
为真，大声喊道：“姥爷这是不是很好
玩，我也要坐着喝茶！”姥爷用他刚刮过
的胡子抚了抚我幼稚的脸——— 这是我
俩常玩的游戏。“快上去吧，我给你背着
书包，你姥姥给你做好饭了。”循着饭
香，我拉着姥爷都跑上楼了，每次会摸
他的腰带，在许多钥匙中找一把开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次放学姥爷总在
他“三分地”等着我。春天是美好的。
夏天，那天回姥爷家，我发现两个

高出我一头的年轻男孩在姥爷的“三分
地”上打牌，一下子慌了，三步作两步跳
到姥爷面前，大哭着说：“姥爷有人抢你
的地方！”外公听罢将半个脑袋伸出窗
外，哈哈大笑。他把我抱到沙发上安慰
说：“我的大外甥，这地方就是给人玩的
不是。你姥爷我还到别的地方去打牌
呢。去给姥爷买条烟。”小时候给姥爷买
烟，意味着我可以在极其严格的家教
下，获得少许的零花钱，我一听立刻破
涕为笑，笑哭花了的脸上露出了鼻涕

泡。一蹦一跳地跑下去了，下楼时，发现
那两个大男孩已经把那块地方收拾得
干干净净，连烟头和垃圾，一并打扫了。
若我争着抢回那块地方，结果便大相径
庭了吧！浓密的绿叶下透过丝丝光芒，
蝉鸣着，好像在赞扬姥爷的行为。夏天
是收获的。
秋天，健康的姥姥突然离开了我

们。姥爷的“三分地”也变成了招待客人
喝茶的地方。烟头茶叶，往日干净的小
天地变了个样。那天，我看姥爷流下了
十几年没有见过的泪珠。姥爷的烟一支
接一支地抽，将他们掐灭在木桌上，像
要把夜晚用打火机点着，木桌被烫出了
几块黑点，是我们心中的伤口。从此以
后，那“三分地”等不到姥爷了，他接起
了做饭的重任。姥姥在时，他们经常为
了钓鱼而吵架，而在那之后，他几乎再
也没碰过放置已久的鱼竿。门外的枫叶
落了，褐色的红为每一个逝去的灵魂盖
上被子，沉寂他们。
冬天，那一次我回到姥爷家，发现

姥爷又在那“三分地”等着我。天气已经
很冷了，他本身身体就弱，穿着厚衣服
也要不停地抽烟保暖。烟蒂已经积了不
少了，我又惊又喜，赶忙扶他上去。质问
道：“那么冷，你还下来干吗？”没有回
答，他只是说：“什么？”我才意识到，他
耳朵已经很聋了。一顿饭他对我嘘寒问
暖，时而拿起暖壶，时而放下筷子看着
我。只能在母亲白他一眼后才作罢“是
啊，你姥姥走了好几个月。”大家被这句
话击中了哑穴，饭上所有人再无言语。
时间会将很多物和人洗刷掉，我才意识
到，也差点洗刷掉了我对姥爷的爱。我
轻轻下楼扫去那石凳上尘土，擦去木板
上的烟蒂。冬天是怀念的。
冬去春来又一年，有时我想，姥爷为

了什么？史铁生说过他轮椅碾过的地方都
有他母亲的脚印，那么我想，我走过的每
一条路都有外公在“三分地”的等候。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
去？”如果说，要到世界去，那么世界在
哪里，它是什么样子的，要怎样到那儿
去，这些仍值得思考。
有云“世界之大”，世界可大到无边

无际，这是大世界；又语“一花一世界”，
世界可是一草一木，这是小世界；电子
包裹原子核，无序运动，无止无休，这是
微世界。从另一维度看，可见可感的世
界是一种世界，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又
是另一种世界——— 精神世界。世界一
词，本身就附有一种属性，叫作“多元”。
大世界，从南极到北极，掠过温热，

从冰冷至冰冷；从浩瀚星空到深邃海
底，掠过熟悉，从未知至未知；从白昼到
黑夜，掠过熙攘，从疲倦至疲倦；从远古
至如今，掠过时光，从无限至无限。“读
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那么大，我
们真的应该去看看，而非“两耳不闻窗
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怎样去往无垠
的世界？走马观花，见过就遗忘，只图开
心，一定是不行的；一心牢记目的地，像
完成任务一样打卡表示来过，又怎么叫
自由？何不这样想：记得目的，而非目的
地。畅游人间的目的，跳脱不开“开阔眼
界、充实自己”八个字，牢记并去追求，
身侧有清风，心中有潇洒，岂不快哉？
小世界，一草一木，一粒种子，一捧

泥土，看似小，实则另有乾坤。“有的人
走得太快，连灵魂都跟不上了。”小世界
是身边包罗万象的细节，走得愈快，错
过的越多，灵魂忘记了思考，也渐忘记
了躯体的样子。留意观察身边事物的
人，往往内心也更强大，走入世界，而不
是停滞在表面。正如有的同学对着卷子
思量了半天，只想起雨中小草昂首，却

不曾见到过山路旁的酸枣树满身荆棘，
乃至忽略教室里深浅不一的绿萝长得
肆意。到小世界去，要记得弯下腰，用心
去与生命对话。
微世界，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密码

子，有人志在无穷远处，却忘记了看看
自己，就如：寻找光年之外的外星生命，
是否应该先给生命下个定义？那么应怎
样给生命下定义？地球上生命的标准能
否丈量一切？一个生活在南极的人，怎
么会料到炎热的赤道也有企鹅。历史无
数次证明，人类对未知的猜测难免主观
臆断，研究微世界，不正是在研究通往
“罗马”大道的路基吗？
怎样去往精神世界？难道是研究心

理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
己的精神世界，人人的精神世界相联
系，形成民族文化、世界文明。就个人而
言，精神世界中都有一盏明亮的灯———
热爱。用一生去追寻、去热爱，有意义，
有价值。多少人执着坚守，多少人默默
无闻，经历过风雨，看过大千，最终回到
本心，坚守本心。鲁迅先生的弃医从文
是对脚下土地热爱的坚守；中国妈妈的
刻字“中国”是对风雪边境热爱的坚守；
千万老师的默默耕耘是对点亮灵魂的
热爱的坚守。
如果你看过《海上钢琴师》最后的

诀别，你一定记得那双闪亮着光的眼
睛，他说：“世界是无限的，而我是有限
的，世界是有限的，我就是无限的。”世
界之大，世界之小，世界之秘密，都是无
限的，正如“诗酒趁年华”，我们应当走
出去，去看看；而我们终将回归，最初的
地方，有热爱，有坚守。此刻的世界是有
限的，而我们，是无限的。

四月的家里，春和景明，空气中撒
发着花香气息，妈妈正为她房中的那一
株紫罗兰浇水，那背影像极了姥姥……
四月春暖花开院子里。“三妹！你看

这株紫罗兰多好呀，像极了你小时候房
中的那盆。”姥姥躬着身，摇着手指着路
旁的紫罗兰冲妈妈说道。
“妈，您怎么又想起了那盆？那盆不
是已经被爸爸给送人了吗？您要是喜
欢，改天我去花市给您买一盆去。”“啊？
你说什么？”姥姥有些耳背，将手放在耳
边挑着眉冲妈妈问道。
“我说，等我有时间给您买一盆。”

“啊！好好好！”姥姥也不知听没听见，只
是连连点头微笑。
四月十六日，一个寻常的日子，我

跟在妈妈身后一蹦一跳走进院子。“你
小心点儿，有台阶别蹦了，好好走路。”
妈妈回过头叮嘱着。“您干吗呢？”接着
妈妈提高了嗓门。我猛然回头，跑到路
边，这时妈妈已经扶起了姥姥，拍打下
她身上的泥土，左看看右看看。
“三妹！你不是说给我挖紫罗兰吗？这
么多天你还没挖，是不是忘了？”我和妈妈
一愣，原来姥姥听岔了，我望着泥土中的
紫罗兰，泥土被翻开根保留得完好。铲子

被扔在一旁。我赶忙说“姥姥，紫罗兰这么
好看，我们带回家养吧。”阳光下姥姥白发
苍苍，阳光在那饱经风霜纵横交错的皱纹
里跳跃着。“好！拿回家，这是你妈最喜欢
的。”姥姥笑了。
“妈我扶您！”姥姥微胖的身体摇晃
着，她摆脱妈妈自己扶着栏杆一步一步
走着。妈妈张开双臂跟在后面。那棵紫罗
兰被妈妈种在花盆里。妈妈买的紫罗兰紧
挨着种在一旁。紫罗兰微笑着随风摇曳，
她抹着眼泪不知又回想起了什么。
过了几天舅舅来接姥姥回家，在楼下

和妈妈聊天。我和表弟陪着姥姥在厨房忙碌
着，她叮嘱我一定要记得给妈妈的花浇水，
这是她最喜欢的。我问姥姥“那为什么还把
原来那盆紫罗兰送人？”“因为你妈对花粉
敏。”临走前姥姥趴在车窗上跟妈妈说“别送
了，回家吧，你喜欢吃的菜我都做好了。”
回到家，我陪着妈妈坐在桌前，桌

上有槐花包、糖醋鱼、三宝粥……都是
妈妈爱吃的。她笑着给我夹菜，眼中却
有泪光闪动……
我的生命是妈妈给的，而妈妈的生

命是姥姥给的，姥姥爱妈妈就像妈妈爱
我一样。一代又一代，爱，永远生生不息
地循环往复着。

那年夏天的匆匆一瞥，就注定你我
之间，不凋不败，璀璨如夏花。

——— 题记
夏日的阳光透过林隙照在柏油路

上，沉寂数千个夜晚的蝉，此刻正在尽
情地喧嚣。我走过转角，却看见一名老
太太正在地上哭泣，周围有人去开解，
也有人围观。他就那样走过，漆黑的瞳
孔有着难言的冷漠，如同什么事都没发
生过。既不帮忙也不马上离开，面无表
情地缓缓走过，顺带冷冷的一瞥。
“冰山。”我心里默念道，却也去帮
忙。只是我才到她身边，只听身边人道：“她
过来问儿媳妇要钱，人家不给，平常欺负惯
了，现在好，把人家逼急了吧，在这撒泼。”
我听得眉头紧皱，却还是给了她纸巾。
十几天后，高中生活到了。我搬进

宿舍的第一眼就看见了他，面无表情。
嚯，夏天不缺冷气机了，冻死人了都要。
“我姓蓝，蓝夕。”蓝冰多好，名副其实。
我在周围室友互相询问的风暴中躲了
过去，因为到他那里就停了，没有人能
跟他说四句话以上。
高中生活的确不易，我感到有些力

不从心了，但更令人奇怪的一点是，我
最近有些运气太好了？
疲惫一天后，我拿去接水的杯子在半

道掉落，出现一道道细密的裂痕。“低能。”
他冷冷地说着，但第二天，裂纹却消失了；

下课后，我的笔记还没有记全，却找不到可
以记录的笔记，他淡漠地望着，“无聊。”但
我的笔记却奇妙地补全了；入校生活已经
好几天了，我却总是记错名字。“你可以转
班了，你呆不下去了。”“要你管，大冰山。”
我咬牙切齿地望着他，但是桌子上却出现
了全班同学的名字与座次。诸如此类，不可
计数，莫名的笔油，无痕无迹的参考书。

直到有一天，我进宿舍时，发现他
拿回他放在我桌子上的书。他正好抬起
头看见我，我说道：“蓝夕，是你？”他淡
漠地点点头，“如果你厌恶，可以明说。”
“为什么？”“唔，因为，因为你心好，还
有，我们要同窗三年。”他说道，居然微
微在笑。就像十年冰封的蓝莲花，一朝
盛开的灿烂和纯净，阳光微露出几分曦
和，花开在璀璨的盛夏。“真相大白后要
让人感激你，狡诈。”
那些冷漠的人并不是真的冷漠，只

是畏惧拒绝的关心。所以你要说：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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